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潜身基层、甘于寂寞，却在默默奉献着。他们的工作
不太起眼，常常被我们忽视，却是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甚至是重要的一环。他们有的在世
俗的眼光下甚至有些卑微，但他们从不自卑自弃，执著地奉献着自己的汗水与爱心，温暖
着你我，温暖着社会。

即日起，本报“民生万里行”走基层栏目推出“原来有你——— 发现身边的温暖”系列报
道，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群体，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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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下来的社工心里有个
希望，这个行业是有发展前景
的，环境会慢慢变好。”赵杨始终
相信，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一
系列社会问题会凸显，空巢老
人、留守儿童、家庭亲子沟通障
碍以及父母离异等原因造成的
儿童心理疾病，这一切会让社工
变成不可缺少的职业。

其实，2008年是一个节点，
在此之后，社工逐步从幕后走向
台前，从事这项职业的人逐渐增
多。在此过程中，政府购买服务
是主要推手。

济南从2009年招聘第一批社
工开始，到2011年已是第三批。
2009年，济南市民政部门出资购
买了5个专业社工岗位，2010年又
增加了17个，加上2011年招聘的
80名社工，济南市政府出资购买
的社工岗位已经达到了102人，分
布在司法、残联、妇联、科协和民
政等领域，提供残疾人帮扶、防止
家庭暴力等服务。

济南市救助管理站社工发
展较为成熟，还专门成立了社工
科。社工科主任蔺景丽认为，想留
住社工，就要改善社工的待遇，增
加其收入。他们给社工专门留出
了宿舍，单位分福利，也给社工带
上一份，一年还有5天年假。

有专家表示，由于没有相应
的职称考核晋升，社工的收入上
升空间有限。未来应建立社工岗
位的考核晋升制度、薪酬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等，引导社会工作
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

济南市民政局人事处负责人
赵志强曾表示，社工在济南的发
展时间较短，各种制度还不完
善。民政部门将逐步出台相关政
策和社工人才建设意见，在体制
上对社工绩效、评估、岗位指导
进行规范。 本报记者 王光照

坚守爱，等待社工的春天
待遇不高、社会认可度低，一群年轻人仍执著地奉献着青春
文/本报记者 王光照 片/本报记者 郭建政

他们温暖了别人

也需要别人的温暖

感受>> “看着老人们开心，很有成就感”
“社工到底做什么，至今大

多数人还是不了解，有的人认为
社工就是义工，或者是居委会
的。”2011年毕业后进入济南基
爱舜玉站做社工的刘文娟为此
有些苦恼，有时候到居民家里走
访，敲门时说社工没人搭理，要
先说自己是居委会的，进门后再
介绍自己是社工。

在济南七东社区居委会二
楼的“银发少年”电脑学习班里 ,
马上要毕业的学员们正在和老
师讨论课程内容，准备考试。和
其他电脑学习班不同的是，这里
的学员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被

老人们围在中间、反复称为老师
的女孩，是“80后”社工赵杨。

这是记者2011年12月12日
看到的情形。赵杨硕士毕业后来
到济南基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至今已有一年多。

2007年创立的济南基爱，是济
南首家非政府社工机构，提供居家
养老、青少年辅导等服务项目。

“看着老人们开心，很有成就
感。”赵杨认为自己的工作挺有意
义，不过也有遗憾之处，社工这个
职业社会认可度太低。

2002年，赵杨进入山东大学
社工专业，当时该专业有30多个

学生，都是调剂过来的，没有主动
报考的。“大家都很郁闷，不知道
社工是做什么的，毕业后到哪里
工作也说不清楚。”

在刘文娟看来，社工是职业，
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掌握社会工
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一点与义
工大不相同。工作不足半年，刘文
娟的工作笔记已经记了三大本。

2011年12月12日下午，刘文
娟到高龄独居老人周阿姨家走
访，很细致地询问老人的身体情
况：咳嗽是否厉害、对蜂窝煤的气
味是否过敏、每个月吃药要花多
少钱……

刘文娟说，这种看似简单的
谈话从专业上来讲叫评估，了解
独居老人是否存在潜在危险、生
活中有哪些困难，然后由社工整
合资源来解决。社工就是资源链
接者，最好的服务方式是社工带
动义工，义工再带动志愿者。

赵杨教老人们学电脑时，很
注意培养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助
合作。早期社区电脑班的成员，
现在又回到班里做助教，成为联
系学员的骨干。“助人自助，这就
是社工的理念，我们搭建一个平
台，有一天社工撤走了，他们自
己能发展得很好。”赵杨说。

压力>> “不给家里钱，还要家里贴补”
刘文娟的同事吴京振负责青

少年项目，每天下午4点半到6点
给二十几个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辅
导功课。这些孩子的家长有外来
务工人员，有摆摊做小买卖的，基
本上没有能力辅导孩子。

在介绍孩子们的背景时，吴
京振故意躲得远一点，声音压得
很低，“生活条件可以有穷有富，
但不能给孩子打上标签。”

吴京振是济南基爱舜玉站唯一
的男社工。男社工稀缺，在业内是个

普遍现象。大家都明白其中的缘
由——— 工资太低，男人养家的经济
压力大，很少有人能扛得住。

经济上的压力就像一道越不
过去的坎儿，考验着每个社工的
承受力。本科生每个月1400多元，
专科生更低，用这样的工资应付
房租、伙食费，十分吃力。

“两三个人合租一户，每个人
要分摊四五百元房租，太贵了。”
赵杨说，为了节约开支，一些社工
只能租价钱便宜的房子，条件差

点也能将就。
大学毕业后，经常联系的同

学之间互相询问收入。“做社工是
收入最低的。班里包括我在内，只
有两个人做了社工，其他人都考
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了。社工专业
的毕业生，95%以上都不做社工。”
赵杨说。

不用与同学比较，就算跟没
有上过大学、在江苏打工的弟弟
比，刘文娟的工资也没有优势。

“有人因收入低辞职了，社工的流

动性很大。”
待遇不高，招聘合适的社工

很不容易，基爱的网站上一直挂
着招聘信息，却招不到人。吴京振
说：“本来计划招聘20个社工，最
终只定下来三个，有一个妇女项
目至今还招不到人。”

吴京振能坚持做社工，跟自
家经济条件好有很大关系，“我不
需要给家里钱，反倒还要家里补
贴。”他用“月光加啃老”形容自己
的经济状况。

期盼>> 希望智障康复学校早日搬回市区
刚刚起步的社工机构，因缺少

政策支持，也遇到不少阻力。济南基
爱智障服务中心，坐落在远离市中
心的七贤庄附近。

2011年12月13日上午10点，社
工们组织十几个残疾孩子在一楼
活动室听音乐，过几天他们要巡回
演出。一个刚来的自闭症儿童紧紧
裹着帽子缩在门口，学过护理的社
工王沐云试着轻轻抚摸他的头，尽
量让他适应新环境。

济南基爱智障服务中心主任

战玉志的两个儿子也在这里进行
康复训练。“我也是特殊母亲，能理
解家长们绝望的心情，希望得到更
多人支持。”2007年，济南基爱智障
服务中心创办，当时位于市区内，可
是很多人不理解，“有些居民担心残
疾孩子吓到社区里的小孩，硬是赶
我们走，对面就是公办的智障康复
学校，我们却办不下去，心里很不是
滋味。”战玉志说，现在他们已经搬
了三次家，智障康复不能脱离社区，
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搬回市区。

有这么一群人，活跃在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

之间，他们相信“爱永不止

息”，他们期待自己的职业变

得不可或缺。这群人有个统

一的名字——— 社工。

然而，我们很多人并不

了解社工的工作，以为和义

工没什么区别；也有人非常

不解，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

毕业后当社工，每个月千余

元的薪水如何坚持？这些问

题，同样困扰着社工本身，但

他们依然在执著地奉献着。

社工王沐云(右)说，她在与智力残疾儿童交流中手经常被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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